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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停地回想着一切，

忽然，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张
德方！我怎么一直将他疏忽
了，如果没有估错，他被称为
著名脑科专家，在中国医学史
上应该有着一席之位。

我拿起研究生证件，跑

到了医学院所属的图书馆。
非常容易地就找到了关于他
的文档：张德方，1901年出生
于中国菖县平凉镇。平凉！原
来他是平凉人。我心中一动，
继续往下看：自幼聪颖好学，
1922年远赴美国就读于北卡

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取
得脑颅学硕士学位和神经学
博士学位。1939年春携带家
眷返回中国，1942年末失踪。
他的弟子兼助手徐振华，是
国际上当代最著名的神经学
专家。

徐振华这个名字太响亮
了，除了因为他在神经学上取
得的成绩十分显著，还有一个
原因，他是本校医学院现任院
长徐宏的父亲。既然张德方是
平凉人，那么他在平凉镇应该
有栋祖宅，重雾紧锁的那栋房

子是否就是呢？那么张盈是他
的后代吧？我合上档案，细细
思索。脑海中电石火光般闪过
另一个念头，在叶浅翠叙述的
最后，曾提到有一节基础课，
见到了一位像张盈的老师。她
会是另一条线索吗？

我离开图书馆，去找魏
烈。他正在寝室里睡午觉，被
我吵醒，很不乐意的样子，告
诉我那门课是高等数学，那老
师的名字叫张逸文。我的脑中
咯吱一声，好像串着思绪的链
子出现了断纹。

恰在这时，手机响了，是
导师找我，叫我去办公室。他
已经看完警方的资料了，眉头
紧紧地锁着，房间里烟雾缭

绕。导师说：“真是一件奇怪
的事，小陆，你仔细看看。”我

连忙点头，郑重地接过那沓资
料。A4白纸上蚂蚁般的黑
字，统统爬到了眼前。

嫌疑犯：段瑜；被害人：
白铃；时间：2003年 7月 13
日。

等等，不对劲，现在是

2004年秋天，而叶浅翠告诉
我，她的奇怪经历发生在今年
的暑假，大概是7月份。段瑜
已于 2003年 7月 13日案发
入狱，绝不可能再在 2004年
7月到平凉旅游。那么叶浅翠

在重雾凶宅里碰到的段瑜又
是哪一位呢？

难道她真的是癔症发作，
产生幻视幻觉？这份资料包括
嫌疑犯口供、证人口供、被害
人家属口供、审讯记录、精神
病专家对段瑜做出的精神鉴
定，很详细。

2003年 7月 10日，段

瑜与女友白铃一起去平凉旅
游。根据段瑜的交代，他们当
时玩得很开心。7月12日，两
人去爬附近的莲花山，下山
时起大雾迷路了。两人发现
了一幢房子，朱红的木门，殷
切的主人，可口的饭菜，他还

特别提到了一味红烧肉，十
分可口，还提到开饭时，客厅
的钟敲了一下，正好是七点
（截止到这里与叶浅翠叙述
大致相同）。吃完饭，主人安
排了房间，他与白铃各一间，
两人白天爬山累着了，所以

早早歇息了。结果他一觉醒
来，发现白铃不见了。这时警
察出现了。段瑜的口供到此
就结束了。

证人是当地的一个山
民，七十来岁的老人家，他就
住在莲花山山脚。半夜里醒来

见树林里有火光，走近一瞧，
居然看到有个年轻人手里拿
着一个烤得金黄的人头在啃，
当即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醒
来，那年轻人已经不在树林里
了，火堆、人头也全没了，他报
了案。

警方根据证人的叙述，
从段瑜胃里取出了未消化的
肉，经过 DNA鉴定，证明是
白铃的，正式逮捕了段瑜。可
是经过大大小小的审讯，对
于 7月 12日晚上八点到 7
月 13日早上八点，这十二个

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段瑜就是摇头不知。而警方
也没有找到段瑜说的那幢朱
门的古宅。

@A=BC

顾小西突然回到家，让

家人很意外。她小脸乌涂涂
的，几天没洗似的，头发也
是，脏得都打了绺。爸妈显然
也是一肚子的问号，一左一
右围着她同声乱问都听不清
到底问了些什么，顾小西索
性不答。

何建国没有跟她一起回
来。一家人都预感到事情不

妙，又不知怎么个不妙，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没有答案。小
西妈给小西下的面，清水下
的，切了蘑菇，放了鸡蛋，撒了

葱花，连汤带水热热乎乎的。
没想小西连这都不吃。洗完澡
从浴室出去直接就向她的房
间里去，边走边说：“妈我现
在什么都不想吃。不饿。我想
去躺躺。全身疼得厉害。”

小西妈立刻伸手去摸女

儿额头，立刻发现女儿正发高
烧，当即拿体温计测，五分钟
后，红色水银直指40.2℃！小
西妈简洁问清女儿情况———
这次是作为医生而问———果
断决定不去医院看急诊，在家
作为感冒处理。服药，物理降

温，大量喝水，而后，睡觉。
是夜，小西爸妈双双并排

坐在床上，久久没睡。不是担
心女儿的病，病没问题。他们
担心的是别的。许久，小西爸
叹了口气。“哎呀，她这一走，
那家人的年也过不好了。”

“那是他们自找！小西
要不回来，再在那里硬撑下
去，发这么高烧，挨着冻，还
得干这干那，后果不堪设想，
风湿性心脏病是轻的！”

“行了。气话就别说
了。”于是小西妈不说了，说

了没有用啊，不解决问题啊。
嘴上不说，心里头止不住阵
阵的痛：女儿是爱建国的，否
则她不可能委曲求全为他做

到这一步！“我说，小西那
病———我是说流产———还能

不能治？”
听小西爸问这个，小西

妈皱起眉头起身就走：这恰
恰是她连想都不愿想的一件
事情，小西从前也去过何家，
但是没有像这次吃这么大
苦，为什么？因为她不能给何

家传宗接代了！有这样一个
天大的短处，她吃再多的苦，
何建国也不敢出面护她，越
爱她越不敢护她，生怕激怒
了何家长辈，翻了脸逼着他
们散伙。小西爸这时候问这

个，等于是往她正痛着的伤
口上撒盐！

客厅电话铃响了。小西
妈顺手接了电话，刚刚“喂”
了一声，就听背后女儿屋门
开了，女儿穿着睡衣跑了出
来连声问是谁的电话。是科
里值班医生的电话，请教主
任38床的用药问题。小西妈

嘴对着电话回答问题，眼睛
目送着女儿进屋，心里头为
女儿难过。知道女儿盼谁的
电话呢，几天来她也一直在
想这个问题，老婆不辞而别，
何建国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
有？放下电话后，小西爸从报

纸上抬起头来：“建国为什么
不来电话呢？”

次日，小西完全康复，到
底是年轻。这时，门铃响了。
一家四口都在家，谁会来？按
他们家惯例，没有预约是不
会有访客的。是何建国。何建

国身边是一个农村妇女，那
妇女三十多岁，肤色较黑。

何建国说这是他给顾家
带来的保姆，姓夏。

何建国和保姆的意外降
临给顾家带来了近乎喧腾的
喜悦。小西妈问题多得不知先

问哪个，结果问出的全是废
话，比如：“什么时候回来的
呀？”小西爸习惯性地去沏茶
倒水，全想不到这二位此刻需
要的不是茶水招待而是饭食
果腹；小航则奔过去接包，接
姐夫的包，接保姆的包，其实

不用他接人家完全可以自己
放下，他去接还得格外让人劳
神谢他……总之，一家人都在
忙，忙得都不在点儿上，但何
建国却从中感受到了一个重
要信息：这家人对他的到来是
高兴的，欢迎的，使他欣慰如

释重负，但仍是有些心神不
宁，一边在扑面而来的热情的
裹挟中笑着答着，一边在想：
小西呢？

DEFGH

按彭德怀原来的想法，是

想再休整一段时间，在次年二、
三月间再进行新的战役。因为
这时志愿军虽然取得了两次战
役的胜利，但尚未大量消灭敌
人的主力，而且经连续作战，部
队减员严重。尤其是在咸兴休
整的第九兵团，现在整个就是

一个治冻伤的大医院，两三个
月内无法参战。而国内的后续
部队尚在集结中，短期内根本
无法赶到朝鲜前线。

特别是那拖后腿的后
勤，真是让人伤透了脑筋。现
在整个志愿军只剩下了 200

辆汽车，还不如美军一个团的
汽车多，许多物资堆积在鸭绿
江边就是运不上来。而负责志
愿军后勤供应的东北军区后
勤部远在沈阳，派往战区的前
方指挥所只有 10多个人，组
织和力量均不健全、不充实，

完全不能适应战区的需要。
粮食也是个大问题，战士

们就是吃炒面，每月即使按需求
量的1/3供应，也需要 1428万

斤。东北军区就是尽最大的努
力，也只能解决 1000万斤。

战士们还是挨饿。彭德怀设想
志愿军各部队进行冬季大整
训，然后在充分准备后大举出
击。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都
同意彭德怀的看法。

12月7日，彭德怀与金
日成就组成联合司令部和志

愿军部队就地筹粮等问题进
行了磋商。会谈中，金日成迫
切希望打过三八线去，不给敌
人以喘息之机。彭德怀当然理
解金日成的心情，更何况毛泽
东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彭德怀
自己，又何尝不想一巴掌把美

国鬼子扇下海去呢？
可部队的困难也是客观

存在的，如果打得太勉强，可能

会伤了部队元气。而且当时志
愿军总部的判断是敌军虽败退

逃跑，但主力被歼不多，而且在
三八线以南有韩军战前的既设
防线，攻击恐为不易。

毛泽东通过情报知道柯

林斯东京、汉城之行的情况
后，已决定提前发起第三次战
役。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
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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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当然知道军事服
从政治的道理。12月 15日，
彭德怀等经过反复研究考虑

决定，放弃冬季整训计划，克
服连续作战异常疲劳、兵员不
足及供应不及等一切困难，集
中志愿军 6个军和人民军一
个军团从正面打过三八线，人
民军两个军团在战役发起前
插入三八线以南，威胁和分散

敌人！
这时朝鲜人民军已整训

出第一、第二和第五 3个军
团共 14个师的部队，共 7.5
万余人。至于打过三八线后
的发展，彭德怀拟采用“稳进
方针”，以韩军为歼击对象，

牵制美军。突破三八线即是
胜利，视进展情况再改变作战
方针。

VWXYZ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

笔、才华、博学和强势推销，
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铸造了一
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
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
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
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
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

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
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
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
在同居者的眼中既没有伟
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

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
亲密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
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
的恐惧。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
不穿拖鞋，喜欢光着脚丫到处
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
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就非常

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
直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
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
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
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
号有异味，又是另一项值得打
击的罪过。

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

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
饭，但除了为Don煎过年糕
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
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
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
并不懂得先化冰的程序。我兴
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

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
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
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
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
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
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
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

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

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
下我没进过厨房，没上过菜市

场，也没去过邮局，连支票怎
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
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
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
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
雷和言辞中的鄙视令我觉得
那锅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

多了，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
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
语不发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
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
兰大厦，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
切菜板搭着纱窗晾干，李敖走

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
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
到没？这片纱窗已经松了，这
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
久就会把它压垮的。然后板子
会从十二楼掉到地面，再加上
重力加速度，这时如果刚好有

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会被砸
出脑浆来，那时我们就得赔大
钱了。”他无远弗届的危机意
识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
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
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
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

返于世界大厦和金兰大厦之
间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
金兰大厦，李敖的邻居看到我
的神色不对，于是好意地对我
说，他们和李敖已经做了好几
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

一些。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
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
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
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
观者的提醒，我开始确定李敖
是需要帮助的。

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

以冷静的态度面对他，我发
现他确实有些反常的身心现
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
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
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
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
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

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我
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
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
他告诉我说他在受预备军官
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
到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
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

冷得浑身直哆嗦，自此以后
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
被老天爷暗算。


